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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燮卿，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化工
系，1953年9月转入新成立的北京石油学
院。1956年于北京石油学院人造石油专业
毕业，1961年于民主德国获自然科学博士
学位。曾任中国石化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总工程师。现任中国石化科技委
资深顾问。
长期从事炼油和石油化工科技开发，

主持石油组成、油品和添加剂分析研究。
率先主持开发成功一条炼油与石油化工相
结合的，以重质石油为原料生产乙烯、
丙烯DCC工艺和高质量汽油MCG工艺的
新技术路线，完成了具有独创性的、处于
国际领先水平的技术攻关。其中DCC技
术已于1994年经美国SWEC公司代理转让
给泰国石油公司，实现了我国重大成套炼
油技术的首项出口。20世纪90年代后，主
持劣质原油加工的研究开发，完成了高酸
原油直接流化催化脱酸的研究，并实现工
业化生产。指导钛硅分子筛的合成应用研
究，实现有机化工氧化的清洁生产技术。

我在清华的那两年
○汪燮卿（1951—1953 化工）

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2项，国家发明
二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
部级发明和科技进步奖14项。发表论文210
余篇、出版专著4部，获国内专利授权258
件，国外专利授权56件。培养硕士、博士
和博士后60人。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院士。

离家北上

1951年，我在衢州中学经过短期的高

三补课，就去杭州参加了全国高考，并有

幸考取了清华大学化工系。这远远超出了

父亲的预期。他原来的想法是，大儿子高

中毕业后，要么子承父业跟他学做生意，

要么去邮局、信用社或税务所，当一个在

当地有头有脸的挣工资的国家公职人员，

早点挣钱贴补家用。我们父子俩为此曾

大吵过一次。但当我真的顺利地考上了大

学，而且是首都的名牌大学，汪家破天荒

地出了一个大学生时，他由衷地为有这样

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在乡亲邻里面前也

觉得脸上特别有光彩。

1951年高考还不是全国统一招生，我

参加的是华东地区的统一招生，每位考生

可以填报5个志愿。报考清华大学的动机

很简单，是因1950年衢中的刘佳有考取了

清华的财政专修班。他是衢州樟树坛人，

是1950年刚建成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衢州中学团支部的支部书记，而我又是通

过他介绍入团的第一批团员。对他的钦佩

和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促使我报考了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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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又喜欢化学，主要是受吴良和孔庆

震二位老师的启发。在一次做肥皂的实验

中，用牛油与氢氧化钠加热后产生的肥皂

居然能洗去油渍，觉得很神秘。所以选择

了化工专业。

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最高兴的一件事

是能在北京参加“十一”国庆游行，到天

安门见毛主席。清华专为南方学生赴北京

组织了北上联络队，集合地点是上海。临

行前父母亲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

给我做棉袄、棉裤、棉鞋和棉被四大件。

因为在高中我穿的棉衣全是父亲旧衣服改

的，冬天全班只有我一个人穿长棉袍，所

以在那时的照片上一看就能认出是我。出

发那天，我们家唯一的雇工毛南把我的行

李挑到火车站，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车站等

火车。一直等到半夜三更，从南昌到杭州

的火车才开进龙游站，上车的只有我一

人。毛南把我送上车厢，随着汽笛一声长

鸣，在车门处与他挥手告别。我回到车厢

里，显得格外孤单，远行千里，不知何时

才能再回家。儿时的一幕幕闪回眼前：上

小学时得疟疾外婆带我逃到田野里躲避鬼

神；日本鬼子扫荡时把父亲用绳子捆绑起

来拿刺刀对准胸膛；从城里放学回家母亲

给我做的萝卜丝炒牛肉……想起这一切，

不禁潸然泪下。

南昌到杭州的火车是趟慢车，一站一

站停靠，到杭州车站时已是早上七八点钟

了。我从这里转车，到上海时已是傍晚时

分，父亲的一位老同事徐善冶已派人到车

站来接我。到了他家后，他们夫妇俩对我

非常热情，听说我考取了清华大学羡慕不

已。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上午

还去看了一场电影，下午徐又把我送到车

站，与清华北上的工作队汇合。

北上工作队是由本届考取清华的上海

学生带领的，为南方录取生北上提供帮

助。对我这个第一次出门就远行千里的乡

下人来说，真是提供了莫大的方便。我们

的领队是李安朴和马德坤两位同学，我把

录取通知书给他们看了以后就加入了他们

的队伍。这次北上团约有二十几个同学，

都是十七八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大多是

上海人，叽叽喳喳讲的上海话也听不懂，

只有我一个乡巴佬坐在车厢的角落里发

呆。列车到南京后要上渡轮摆渡过长江，

到了江边把每四五节车厢分成一组拆开，

然后用小火车头拉到渡轮的铁轨上，为了

安全起见乘客必须下车。如此摆渡经过三

个多小时才到对岸，经重新组装后再行驶

北上。北国风光与江南水乡就是不一样，

列车一路向北，车窗外郁郁葱葱的风景渐

渐地不见了，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的黄土

和稀疏散落的小草，给人带来了一丝丝初

秋的凉意。列车到了符离集小站停下来

时，只见一大群旅客奔向月台去买烧鸡。

听说这里的烧鸡全国有名，周围的小伙子

和姑娘们自然是一马当先不甘落后，而我

却因囊中羞涩只能望鸡兴叹。

经过两天多的行程，列车终于驶达北

京的前门火车站。我虽然感到有些疲劳，

但还是非常兴奋和好奇。学校的大卡车

从站台直接把我们送到了清华园。进清

华后，车子停在了体育馆旁边，要我们下

车。起初有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后来

被告知因宿舍未腾出来，要在体育馆里住

几天。我们被安排在体育馆的后院，是练

单杠、双杠的地方，大家把行李打开，因

下面有厚厚的垫子，睡得很舒服。

过了一星期左右，我们就搬到二院去

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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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华二院

二院是清华同方部北面的一排排平

房，那是化工系的基地。因为化工系在

清华是1946年抗战胜利后成立的，所以暂

时还没有“馆”。从系主任到助教都在一

间间隔开的平房里办公，上面写着各自的

姓名，找起来非常方便。前面三排是教学

用的房子，我们的宿舍在第四排的东侧，

一共有两个大房间，可能比现在的军营宿

舍略小点，每间住二十几个人，都是上下

铺。虽然条件比较艰苦，但没有一个人发

牢骚。我与黄训豪同学是上下铺，黄训豪

是广东人，操着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勉

强还能听得懂。原先我们都是化工系的，

第二年院系调整后把他分配到了矿产机械

系。我们隔壁的徐运祥和罗齐原是上下铺，

第二年分专业后，他们三位都转入矿产机械

系了。

那时在我们大宿舍里，冬天取暖是烧

煤球炉子。最使我难忘的是，进清华后的

第一个冬天下了一场大雪，我因没有雨

鞋，只能穿着母亲做的一双新棉鞋趟雪，

棉鞋很快就被雪浸湿了。晚上，我把湿棉

鞋放在炉子旁边烘烤，到了第二天早上发

现，棉鞋被烧出了两个大洞，没法穿了。

真是欲哭无泪，这可是母亲一针针缝起来

的呀！

我们这排房子的西侧住的是解放军，

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总后油料部派来学习油

料分析化验的。当时正值抗美援朝的战争

时期，化工系专门为部队办了油料训练

班，由系主任曹本熹和侯祥麟教授亲自给

他们讲课。

报到后不久，班长徐亦方就代表系里

征询同学们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有

困难的同学可申请助学金。我把村里农会

给自己开的介绍信递了上去，证明我家人

口多，土改后经济困难，建议学校给予助

学金。我真害怕因为出身成分不好拿不到

助学金，弄得不好只能退学回家。所幸系

里讨论的结果是，同意给我乙等助学金，

每月交够伙食费后，还能有2元零花钱。

这样就能在学校生活下去了。

正式上课前，系里在同方部为新生办

了一个迎新晚会。晚会的内容非常简单，

主要介绍化工系的专业概况和老师。除了

系主任曹本熹外，我记得还有赵锡霖副主

任（后来到北京钢铁学院任教）、武迟教

授等。其中印象最深的是侯祥麟教授，因

为他个子比较矮小，而且穿着红衬衫。

开学后，我遇到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参

加庆祝新中国成立两周年的国庆游行。为

此，所有的同学都要进行十天的操练。大

家都十分认真，做到步伐整齐，纵横方块

都要像豆腐块一样方方正正。但由于当时

经济条件所限，做不到服装统一，于是我

们就把各自的白衬衫一律染成了红色，鲜

艳夺目，英姿勃发，这样排成游行方阵，

看起来就既整齐又美观了。

参加国庆游行的队伍在10月1日当天

的清晨3点钟就出发了，每人发两个馒头

两根香肠，步行到清华园火车站坐上闷罐

车，沿当时的环城铁道坐至朝阳门车站下

车，再列队走到天安门。嚇，天安门前人

山人海，锣鼓声和口号声交织成了激情的

海洋。队伍距离主席台好几百米，我根本

没看清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的身影，但兴

奋的心情把一切都掩盖过去了，只顾奋力

挥舞手臂，高呼口号。这是我有生以来见

到的第一个激动人心的大场面，亢奋的心

情久久不能平静，回到学校后才感到四肢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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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瘫痪一般，已经累得几乎不能动弹了。

作为从农村出来的高中生，进入全国

一流大学，起初我接二连三地出洋相，而

且还犯过错误。首先，入学前需再进行一

次体检，在眼科对颜色分辨能力测试时，

一本五颜六色的图集检出了我是红绿色

弱，离色盲只差一步之遥。后经系里研

究，认为读化工尚可，读化学就不行，我

侥幸地过了第一关。

第二件事是到校后，同来的一位同学

叫唐均安，他是从复旦大学念过一年大一

再考到清华化工系的。根据当时高教部的

规定，只有应届生才能入学，因此他就没

有注册。为此，他要去高教部反映自己

的困难，要我把校徽借他用一下，说否则

进不了高教部。这是帮助同学呀，我毫不

犹豫地就把校徽借给了他。但唐均安一到

高教部的传达室，在说明来意办登记时就

露出了马脚。传达室的人问他，既然没有

注册，那么你佩戴的校徽是哪儿来的？被

如此一问，这位老兄只能如实坦白，说是

向别人借的。这一下好了，事没有办成校

徽却给扣下了。根据校徽的编号很快就查

出了我的名字，于是系里和校方领导逐级

找我谈话，最后是教务长李广田先生亲自

面谈。为此，我写了好几份检查，最后是

校方姑念我年轻幼稚，从轻给了个警告处

分。上课才几天就挨了个处分，而且是好

心办错事，我心里真感窝囊。但也说明学

校的校风严格，它给我的人生上了一课。

清华老师和同学那些事

我大学一年级学得很吃力，特别是

“无机化学”和“分析化学”这两门课。

“无机化学”是张青莲教授授课。那时班

上很多上海考来的同学，大一的“普通化

学”他们在高中就学了一些，因此对他

们来说学得很轻松。我就不同了，过去没

学过，加之张先生一口常州话不易听懂，

学起来很吃力。为此，班上给我们开辅导

课。我记得是周佩正同学，他给我们讲得

非常清楚。后来我与周佩正关系很好，成

为他的入团介绍人。周佩正学习非常优

秀，改革开放前期就编辑《德汉炼油技术

辞典》。其实那时他的英语已很棒了，德

语是他的第二外语。因要去美国进修，只

好把未完稿给了我，要我继续完成。我因

工作繁忙又把此事委托给留德的胡振荣同

学，他继续完稿后于1988年由烃加工出版社

（现中国石化出版社）正式出版。

教我们“分析化学”定性部分的是魏

娱之教授，教定量化学部分的是唐伟英老

师。我在做定量分析滴定时，因眼睛色弱

还要别人帮助看终点。基础差、恐惧、紧

张，使我这门课学得最差。但没有想到

毕业后还要从我最发怵的工作起步——从

事石油的分析研究。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

是：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在度过了学习最困难的阶段以后，在

名师的授课启发下，我学习渐渐地由被动

转为主动。印象最深的是傅鹰教授讲的

“物理化学”，他把深奥的理论讲得深入

浅出，并与日常生活密切结合，把物理化

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讲活了。我记忆深刻的

是他讲“相的转变”，他要同学们观察一

个现象：在冬天下雪的地面上，如果有一

辆汽车跑过，车轮子底下会出水是什么道

理？用相转变与压力的关系来解释就明白

了。傅鹰教授的夫人张锦教授讲的“有机

化学”也使人产生兴趣，她要求同学们不

要死背化学反应式，而要能灵活应用。

那时的师生关系十分亲切，同学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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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都要到照澜院教授家去拜年。记得

1952年正是傅鹰和张锦两位教授抚养他们

宝贝孩子的时候，见到他们在墙上画的几

条曲线，我们感到很好奇，就问张老师，

张锦教授笑着说：“这是每天给孩子喂奶

和体重增加的曲线。”足见大科学家严谨

的生活和工作风范。

团支部工作

我是1950年3月在衢州中学加入新民

主主义青年团（后改为共青团）的，到清

华应该把团组织关系转过来。衢中的团组

织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我当时不解其意

就把介绍信一直放在箱子里。直到有一天

化工系的团支书黄圣伦问我：“你是不是

同志呀？”

同志？我脑子一时转不过弯儿来，不

明白他说的是什么意思。他又问：“你是

不是团员呀？”我懵懵懂懂地答道：“我

是团员。”直到黄圣伦接着再问：“你有

没有带转组织关系的介绍信？”这时我才

恍然大悟，赶紧把衢中开的介绍信送到了

团委。

过了两个星期，黄圣伦同志找我谈

话，说组织上决定要我当支部宣传委

员。当时我的心里很紧张，因为直面

化工系我们这一年级的同学，觉得他

们都比自己强。他们大多来自北京、

上海、天津等大城市，学习基础比自

己好，见识比自己广，自己怎么能领

导他们呢？不过，既然是组织的决

定，也只好硬着头皮去干了。

一年级化工系的团支部班子由3人

组成：支部书记黄圣伦，是1950年考

入清华大学化工系的。那时他只有16

岁，比我高一届却小我两岁。黄圣伦

也是南方人，出生在上海，父亲开了一

家制造鱼肝油丸的药厂。他中学时期就思

想活跃进步，很早便加入了共产党的外围

组织，正式入党的时间是1950年3月，所

以1950年9月进入清华大学之前他就已经

是一名共产党员了。这次上级团委派他到

我们班是做兼职书记的。组织委员陈大

白，是一位女同学，天津人，高级知识分

子家庭出身。而我则是来自偏远闭塞的浙

江小县龙游，工商业兼地主出身，任宣传

委员。对于上级组织的这个人事安排，我

心里一直很费解：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年代里，无论是出身还是地域，这个支

部委员怎么会让我当呢？但当时我初入大

城市处处谨言慎行，因而也没敢明问。直

到50多年以后，我又遇见黄圣伦同志，问

他：“当年上级为什么要我当那个团支

部委员呢？”得到的回答是：“因为要

选择一个从小城市或农村来的团员，代表性

更强一些。”

65年后的2016年，是清华化工系成立

70周年。9月25日系里在大礼堂举行纪念

活动，我见到了30多年未见面的老领导滕

藤。我进校时，他是学校的团委书记。黄

2005 年 4 月 24 日，汪燮卿（左）返校参加校庆

活动，与黄圣伦（右）、陈大白夫妇在校园中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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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伦和陈大白也来了，我们1951年团支部

的三个支部委员不约而同地相聚在一起，

真是机会难得。我们这三个老团支委都已

年过八十，黄圣伦退休前是清华大学党委

副书记，陈大白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我则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老团委书记滕藤当着我们的面盛赞我

们这个1951级的团支部很有出息。我问

他，是否还记得1985年我们曾经接受破解

“水变油”骗局的那段经历？“水变油”

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公安部惠平副部长

亲自布置的由滕藤牵头甄别的项目，参加

该项工作的还有林依（原清华化工系研究

生，我的入党介绍人）和化学系的宋心琦

教授。当我问起时，滕藤马上回答说：

“怎么不记得，我还记很清楚哩，是你用

毛细管色谱把样品分析比对以后，那个水

变油的油样与市面上加油站的油样大大小

小的几百个峰完全一样，证明那只是一个

魔术，这才破了案的。”

校园的政治生活

团与党的关系是十分明确规定的：团

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也就是说团是在党

领导下开展工作的。从1951年到1953年这

段时间全国政治运动不断，当时的大环境

一是抗美援朝，二是刚刚建立政权有些

知识分子还抱观望态度，三是要在国民党

的破烂摊子基础上恢复国民经济。1951年

底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对官僚主

义的“三反五反”运动。全国都在轰轰

烈烈“打老虎”，枪毙刘青山、张子善

大快人心。清华也搞得很热闹，揪出大

大小小的“老虎”一大批，高年级同学

去“打虎”，我们低年级的任务是看守

“老虎”。我们负责看管的是一位“煤老

虎”，是一位学校管买煤用煤后勤工作的

负责人。把他单独一人关在房间里，由同

学们三班倒轮流看管。规定不许与被看管

人交谈，晚上值班不许睡觉，每人发两个

馒头一根香肠。就这样看管了3个月，后

来又不了了之了。

紧接着“三反五反”运动的是思想改

造运动，要在学校里，特别是教授中间批

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因为当时

正值抗美援朝的紧张时期，为了打倒美

帝，必须从思想上首先肃清亲美、崇美、

恐美思想，首当其冲的是那些留美回来的

大教授。通过政治学习，特别是学习毛主

席的《别了，司徒雷登》，要求大家与美

帝在思想上划清界限。

有两件事我至今记得，一件事是武迟

教授在大礼堂作典型报告，说他在美期间

曾受国民政府之命在美国买炸药。说明旧

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可能会与美国学界商

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现在确需从思

想上划清界限。还有一件事印象更深刻，

那就是在参观反美展览会上，看到了张东

荪在解放前的题字：“若要我在共产主义

和法西斯主义之间选择，那无异于选择枪

毙或绞刑。”我看后大为震惊，想不到教

授里还有如此胆大妄为之人。张东荪曾是

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据说在投票选国家

主席时，毛泽东的得票数仅比总票数少一

票，后来人们猜测：没有投毛主席票的就

是张东荪。

思想改造运动搞一段落以后，又开展

“忠诚老实”运动。所谓忠诚老实，就是

向组织上交待清楚各种有关政治问题。这

三大运动过去以后，就进行爱国主义教

育，号召全体党团员学习方志敏《可爱的

中国》，每一个人都要写读后感。对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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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主要是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我

写的那篇读后感至今还保留着。

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在这几次政治运动中能积极参加，

认真学习，服从组织安排。特别是在解放

前对国民党腐败统治、物价飞涨、民不聊

生、镇压学生运动中都有亲身体会或了

解，一股正义感的热情激励我要加入中国

共产党。少年时代逢日本鬼子侵略中国，

扫荡时把我们家烧毁，衣食无着，在十分

困难的条件下继续念书，誓要报仇雪耻的

决心，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也激励我要加

入中国共产党。我特别崇敬岳飞，把他作

为偶像，我把岳飞的《满江红》中的“莫

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作为我的座

右铭，在初中课本的扉页上都写上此句自

勉。我参加过土地改革，受到深刻的阶

级教育，使我明白要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

界限。

由于以上这几个主要方面思想表现都

比较好，经过组织上的多方面考察和培

养，我于1953年6月29日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发展我入党的支部大会是在清华二院

一间教室里举行的，介绍人是林依和黄圣

伦同志。因为我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要

在政治上、思想上、感情上与其划清界

限，与会同志提了不少问题，要我表态回

答。我事先看过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

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写

道，保尔在入党时说：“同志们，请开炮

吧！”我也学着做好了这个思想准备，因

此以虚心和诚恳的态度一一回答了与会同

志们的提问。支部发展大会开了两个小

时，最后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举手表

决通过了我的入党申请，使我在20岁那年

就如愿以偿地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

员。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一

个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年仅20岁的在校

生，能被发展入党，我是非常幸运的。

1953年9月，我和

化工系的许多师生一起

响应国家号召，转到了

新建的北京石油学院继

续奋斗。算起来，我在

清华的时光只有短短两

年。而正是这两年，让

我从一个来自偏远闭塞

地区的普通学生，迅速

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抱

负、敢于担当、善于学

习的共产党员，而且对

我的一生都有着深刻的

影响。这是我人生其他

任何一个阶段都不能替

代的。

1995 年 4 月 30 日，1951 级石油系部分同学在清华图书馆喷水池

前合影。左 6为汪燮卿，左 7为陈大白


